
 

“投机倒把”，一个久违了的词汇，今天看来又有了几分新鲜。三十多年前，一位叫马开

宗的上海知青，揣着公家的钞票给伙房买鸡蛋，却不得不偷偷摸摸。折腾了半晌，还是差

一点被逮了个经济犯罪的现行。知青写知青，让那远逝的点点滴滴重现在您眼前。 
 

 
我差点被当成投机倒把犯 

马开宗 
 

 
 
(2008 年我回到原来的酒厂, 那昔日之伙房, 今日变成了库房) 
 
 30 多年前, 我在河南西华县的黄泛区农场葡萄酒厂当司务长, 那是个有二百

多劳动力的酒厂, 其中正式工人也就四五十个, 加上五六十家属工, 其余就是像我这

号知识青年, 以及二三十个临时工, 工人与家属拖家带口自然是自己开伙, 食堂则是

为那百十号知青和临时工的一日三餐忙碌的, 我的职责是为他们张罗吃饭大事, 我是

有吃有喝日子也算好过. 
 那时正值文革后期的 1976 年,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欢, 物资供应极端

的贫乏, 俗话说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对农场来说, 作为主食的米面倒不是问题, 
知青们每月 45 斤全是细粮, 蔬菜是又多又便宜一分钱一斤, 因为酒厂有一老菜把式

带着几个家属工种着不算小的菜园, 比之农村生活好得太多了, 正因为此, 大伙儿三

不五时就想打个牙祭开个荤, 加点油水什么的, 酒厂倒也是喂了十来头猪, 但不可能

经常杀啊, 而且就算是杀了猪也得先分给几十户有老婆孩子的职工. 这 “油水” 问题, 
搞得我满扰头. 我的前任时运比我好, 他是在 1974-1975 年管的食堂, 那两年 “右倾回



潮”对农村的控制有所放松, 自由市场也相对繁荣, 虽说杀猪卖肉的不多, 但鸡蛋豆腐

还是很容易买到的, 中国的老百姓要求也不高, 见天能吃上豆腐, 也就觉得伙食不错

了. 而待到我上任时, 邓小平倒了霉, 我这个管吃喝的司务长也跟着遭殃, 农村大割资

本主义尾巴, 农村的集市几乎被砍完, 到处都有市场管理委员会(简称市管会)的人查

寻, 逮到卖豆腐卖鸡蛋的农村老乡, 一律带到市管会下属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轻者没收所卖物品, 重者或 “二进宫” “三进宫”的再加上一顿暴打, 更重者还得吃上

几天 “牢米饭”. 
 有次我们食堂个把星期没见荤腥了, 大伙把矛头对准我这个司务长, 搞得我坐

立不安, 想想明天冒险进城看看, 能不能偷偷摸摸买点老乡同样也是偷偷摸摸卖的鸡

蛋. 次日起个大早, 蹬上自行车进了城, 多少我也是有点经验的人了, 知道做黑市买卖

的老乡们会上哪儿转悠, 便慢悠悠骑着车到那些可能的地方转悠, 到那儿一看, 还真

有些老乡, 手提着篮子东张西望, 我知道这就是有东西要卖, 便悄悄地问到: “伙计, 有
鸡蛋嚒?”  七搞八搞, 和他们做了些交易, 半晌午间也买了二百来鸡蛋, 心中不免有点

得意, 回去可以表功了, 可忘记了提高警惕, 已有人盯上我了. 在我自认为差不多该回

厂了的时候, 俩中年人拦住了我, 从口袋里掏出市管会的红袖标, 对我说: “跟我们走

一趟.” 我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没法, 只有乖乖地推着自行车跟他们去了市管

会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我想今儿只求不挨揍就上上大吉了. 这俩货把我带进了

门, 凶神恶煞地叫我靠墙跟儿站着, 把鸡蛋拿进了另外一间屋. 
 我傻站了一阵, 进来了个像是个头目的人, 面孔也是凶神恶煞的, 鼓大了眼珠

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看我不像当地农民, 大概觉得是个知识青年吧, 态度也就放缓了, 
问了我姓名单位等情况, 那年头知识青年也不是什么善茬, 尤其在县城, 知青搁三岔

五进城瞎混一阵, 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不少, 弄得很多人对知青也忌讳着, 怕招惹了不

知天高地厚的知青, 不定哪天回家路上在小胡同里闷挨一黑砖还不知道是谁干的. 这
家伙问我什么我也就回答什么, “老实交代”了我是一知青食堂的司务长, 大伙嘴馋了

想吃点荤的, 又不是投机倒把做小买卖的. 然后这小子正二八经地给我上了一堂政治

课, 什么这种行为违犯了市场管理条例属投机倒把, 但念你是知识青年, 又是在为集

体办事, 我们就不处理了, 但鸡蛋得按国家收购价收购, 不过会给你开个收据, 以后不

要再干了. 我只好灰溜溜提着我的空篓子, 怀里揣着那张金额比我花得少的收据, 回
厂了. 
 回厂一汇报, 书记没等我把情况说完就爆跳起来: “狗日的老 X (西华县委书

记, 与我们酒厂的书记是一起南下的二野地方工作队的战友)混帐, 居然敢抓我的

人!?”, 立马抓起电话就摇 (那时农场尚无自动电话), 摇了半天没通, 气倒是消了一大

半, 再来问我详情, 得知我既没挨打鸡蛋也给了收据, 也就不去找老 X 算帐了. 等我

出了办公室, 一帮知青摩拳擦掌在等我, 说是要去县城找那几个市管会的小子,弹给

他们点颜色瞧瞧, 活腻味了. 书记一声吼: “都给我散了, 别他妈给我找事了!” 
 我呢, 胆小, 一没挨揍, 二没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记入档案,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算了吧.  
 
(作者马开宗, 66届上海市零陵中学初中毕业生, 1970年下乡到江西省奉新县赤岸

公社上港大队三队, 1974年转点到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酒厂仍属知青, 1977年调入

黄泛区农机修配厂算是工人了, 1978年 10月考入湖南省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化学



系当上了大学生, 1982年分配至河南舞阳钢铁公司俨然成了工程师, 1987年来美

又变回了学生, 现任职于 NIH抱着美国铁饭碗不放了) 

 

 
 


